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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安

毗卢寺坐落在石家庄市区西北的上京村东，规模不大，但在我国艺术界和壁
画史上，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上世纪 80 年代，毗卢寺壁画摹本先后到国内外
多地展出，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关注。

毗卢寺壁画内容丰富，技艺精湛，堪称明代绘画的经典之作。至今，人们谈
论古代壁画时，也经常会说到毗卢寺壁画。可以说，它早已是燕赵大地上一张耀
眼的文化名片了。

□郝建文

□主持人 韩莉

●李国新：公共文化示范区的责任
重大

“公共文化示范区的责任不仅在于
探索出有示范效应的先进经验，更进一
步，需要加强各地、各区域之间的交流、
研讨和碰撞，将好经验进行提升、复制和
推广。”

——6 月 28 日《人民日报》 2011
年，文化部、财政部启动了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工作。截至目前，
累计已有 120 座城市建成或将建成国家
公共文化示范区，各地都探索出了独具
特色的有益经验。在日前召开的“创建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区域联
动——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效能建
设经验交流会”上，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李国新表示，公共文化示范区的经验还
有待进一步推广，多地经验需要充分地
交流和对比，从而促进联动发展。

●励小捷：要辩证看待文物保护和
利用的关系

“保护与利用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比
如古建筑，封闭起来不用反而会加速其
损坏。对保存状况已经十分脆弱的文物，
应该有限制地利用。”

——6月28日新华社 近日，在中国
文物保护基金会主办的“第三届社会力量
参与文物保护论坛”上，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表示，文物保护与利用
可以相互促进，二者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要辩证看待它们的关系。他认为，文物利
用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要素：一是为
社会公众服务的目的，二是有利于增进对
遗产的认识和理解，三是利用与保护应该
是统一的。比如，文旅结合已经是文物保
护利用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经营性利用
带来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需
要通过加强管理、规范利用行为来避免和
解决，不能因噎废食。

●王隽：剧院与艺术节的关系将
越来越紧密

“怎样寻求更好的艺术创作，怎样
展示更好的文艺样式，需要艺术节、剧
院相互刺激，相互鼓励，一起携手去完
成。”

——7 月 3 日《新民晚报》 7 月 1
日至 2 日，2018 世界剧院运营及发展
高层论坛在上海大剧院举行。在谈到
剧院运营及表演艺术行业的未来时，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总裁王隽表
示，未来，剧院或将与艺术节产生越来
越紧密的联系，也会成为培养观众的
重要组合。艺术节作为一个有意义和
有价值的公共文化平台并没有固定场
地，而剧场主打的就是演出空间，艺术
节在入驻剧场表演节目之外，还有很
多打破围墙走到户外空间来进行艺术
服务和艺术推送的活动，也会给剧场
源源不断地输送新鲜的艺术能量。

◤
二 毗卢寺壁画最精妙处，便是每幅画都有自己的特色，每幅画都栩栩如生、妙“意”横生。

◤
一 不难看出，毗卢寺壁画中的每个场

景、每个细节都是经过反复推敲，才最终
确定的。在壁画绘制过程中，画师们的用
线灵活多变，起伏轻重间尽显功力，生动
自然，颇有“吴带当风”之神韵。

●蒋勇：观众对电影质量
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观众多元化的观影
口味和日渐增长的观影水平，
对电影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7月4日《新京报》 根
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6 月 30 日，今年全国总票
房达到320.3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近18%。其中，国产电影的
票房达到189.5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80%。电影市场专家蒋
勇认为，随着观众的观影口味日
益提升，更多高质量的电影加速
涌现，电影越来越回归内容本
身，没有质量保证的电影很容易
被观众抛弃，上半年依赖商业运
作、营销炒作、票补电商支援的
影片数目明显下降，口碑对票房
的影响越来越大。

去年我国可可西里、鼓浪
屿申遗成功带来的关注热度仍
未褪去，7 月 2 日在巴林麦纳麦
举行的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委员会又审议通过将中国贵
州铜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至此，梵净山成为我国第
53 处世界遗产和第 13 处世界
自然遗产。在专家看来，因为
申遗过程要耗费大量财力、物
力，景区在申遗成功后调高票
价、加速商业开发相对正常，但
实际上，过去多年，世界遗产对
于各地的游客吸引力普遍被高
估了，地方政府和运营方即使
要开发，也一定要把握好度，以
免触碰红线影响得之不易的申
遗结果（7月3日《北京商报》）。

世界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
富，它不属于任何个人，也不属
于所在地政府。世界遗产地的
居民，只是它的守护者，而不是
独有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
首先拥有的是责任，我们所被
赋予的权利，只是为了更好地
保护和守望这些人类的共同历
史记忆。显然，在保护和利用
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做出保护
优先的选择，这一选择艰难而
神圣。同时，世界遗产的保护
需要大量资金和精力投入，这
也是对当地文物保护意识的严
峻考验。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
刻教训。

早在 2007 年的世界遗产
大会上，因为“旅游业过度开
发、遗产地不堪重负”，中国曾
有包括丽江古城、故宫、颐和园
在内的 6 处世界遗产被亮“黄
牌”。而武当复真观改建成三
星级宾馆事件、曲阜孔庙水洗
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都
在媒体曝光后引起舆论哗然。
世界遗产被“过度开发”事件屡
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
地政府申遗的目的并不单纯，
甚至是以申遗作为旅游开发的
无形资源。重开发，轻保护，已
经让许多自然和文化遗产遭到
了不可恢复性破坏，这样的教
训足以使后来者刻骨铭心。

近年来，中国申遗的成功，
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审美实体及其保护管理的
认同与肯定，无疑这是巨大的
荣誉，可喜可贺。然而，如何进
一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依
然任重道远。近年来，在一些
地方，政府官员往往把如何利
用“世界遗产”的名头获取经济
收益当作首要目的，忽视了科
学传承和保护，结果是得不偿
失。所以，申遗成功只是第一
步，有效计划，加强管理才是关
键。一方面，按照世界遗产保
护的相关规定以及保护承诺等
要求，当地相关部门应制定出
科学的保护传承规划，并及时
向社会公众公开征求意见建
议，在专家论证、民意征询的基
础上，出台科学的保护和传承
方案，同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另一方面，逐步加大对“世
遗”保护传承的支持力度，通过
加大财政投入、多方利用联合
国专项保护基金等，为“世遗”
的保护传承奠定扎实的基础。

毋庸置疑，梵净山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是众望所归。但申
遗不是目的，正如作家冯骥才
所说：“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
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
造。”我们应尽快从申遗成功的
狂欢中冷静下来，踏实做好遗
产保护规划才是关键。

我第一次走进毗卢寺，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
春天，当时的我还不到20岁。

那是一个周末，我骑自行车回平山老家，路过毗卢
寺时，特意从大桥上拐了进去。寺门紧闭，我用手轻轻
敲了几下，没多久，一位身材高大的老人探出头来，很
疑惑地望着我。我掏出崭新的工作证，双手递给他说：

“我喜欢美术，想看看里面的壁画。”
他把门打开并告诉我，石家庄市群艺馆的同志正

在做后殿壁画临摹，今天休息，没有来画。我跟着他来
到后殿，推开殿门，迎面便是三尊佛像，因光线很暗，大
殿墙壁上的壁画看不太清楚。当眼睛适应了寺内幽暗
的光线时，那些壁画好像突然“脱壁而出”了，我瞬间惊
呆在那里，实在想不出那些生动的人物造型，灵动的线
条和典雅的色彩，古人是怎么构思出来，又怎么摹绘上
去的。

之后，我曾多次陪着艺术界的老师和同行观摩毗
卢寺壁画，每一次都会有新的收获和感悟。

毗卢殿前有两棵千年古柏，它们见证了毗卢寺的
兴衰，目睹了那些绘制壁画的画师忙碌的身影，至今依
然生机勃勃。每次凝望着古柏，我都肃然起敬。随着一
次次地走近毗卢寺，我对这座寺院和壁画的了解也渐
渐多了起来。

毗卢寺始建于唐天宝年间（742-756 年），现存古
建筑只有释迦殿和毗卢殿（天王殿在1959年加宽石津
渠时被拆除了）。钟楼、鼓楼是三十年前在原址按原貌重
建的。据毗卢殿重修碑记和题刻可知，毗卢寺在宋、金、
元、明、清时期都曾重修过。其中，大规模重修有两次。一
次是元至正二年（1342 年），一次是明弘治八年（1495
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第二次历经四十载，重修后
的毗卢寺雕梁画栋、殿宇庄严，是最兴盛的时期。现在，
我们看到的毗卢殿（后殿）壁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毗卢
寺壁画，应该就是在第二次修缮时绘制的。

释迦殿壁画绘佛本生故事，壁画面积约 83 平方
米。据碑刻和题记可知，释迦殿壁画绘制于明正德十二
年（1517 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 年）间。后于明万历
十八年（1590 年）、清乾隆十七年（1752 年）和道光六
年（1826年）还有重绘、补绘。

在大殿东壁上部，有内层壁画裸露，绘的是黑色边
框，感觉和后殿壁画的边框很相似，有可能和毗卢殿壁
画是同一时期同一批画师绘制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释迦殿壁画，当是后来重绘补绘的。

毗卢殿为正殿，俗称五花八角殿。建在一米高的月
台上，前后有抱厦，平面呈十字形。殿内供奉泥塑毗卢
佛一尊，旁有明代石佛两尊，殿内满绘壁画，面积 120
多平方米，内容为水陆画。

水陆画是举办水陆法会（又称为“水陆道场”）时悬
挂用的，山西右玉县宝宁寺明代水陆画，可作为其典型
代表。后来，也有直接将水陆画绘于墙壁上的，毗卢寺
壁画便是后者。此外，山西稷山青龙寺绘有元代水陆
画，浑源永安寺绘有明代水陆画，河北怀安昭化寺绘有
明代水陆画。

毗卢殿壁画依榜题，分为122组。诸神上下分为三
层，下层神像为整身，高约一米。中上层神像依次减小，
多为大半身，高约半米。每组人物三五成群，用祥云连
接、分割。人物有儒释道三教各类人物等500多个。佛教
人物主要分布在北壁；道教人物主要分布在东、西两壁；
儒教人物主要分布在南壁。自唐开始，儒释道三教合流
的历史延续了近千年，毗卢寺壁画是其发展进程的形象
体现，也可以说是三教合流水陆画的典型代表。

从整个大殿壁画的布局和艺术效果来看，应该是
由当时一流的画师为它专门设计，量身定做的。从画面
上极少能看到起稿线的情况分析，壁画是依据绘制好
的原大粉本完成的。其布局合理、主次分明，人物安排
井然有序，各组壁画用祥云相衬托，相连接，相分隔，既
使整个画面更显生动，又增加了神秘感。人物比例适
度，形象组合得体，反映了画师娴熟的绘画技艺。

不难看出，毗卢寺壁画中的每个场景、每个细节都
是经过反复推敲，才最终确定的。在壁画绘制过程中，
画师们的用线灵活多变，起伏轻重间尽显功力，生动自
然，颇有“吴带当风”之神韵。

驰名中外的北京明代法海寺，是皇家寺院，那些壁
画主要是由宫廷画师绘制完成的，是典型的工笔重彩
画。线条极为细密工整，设色华丽，贴金、描金兼用，所
绘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洋溢着皇家气息，是不可多得的
古代壁画艺术珍品。但是，毗卢寺壁画和它相比，画风
明显不同，线条有写意性，人物更显生动，更有活力，感
觉更接地气。

毗卢寺壁画色彩以朱砂、石绿为
主，和谐典雅。由于主要使用的是矿物
质颜料，所以，虽然历经数百年，但色彩
依然鲜艳。画师的表现手法多样，如壁
画中的金属部位，用沥粉贴金的工艺来
表现，呈现出良好的质感，整个壁画看
上去富丽堂皇。施色十分灵活，晕染和
平涂结合。晕染的部位看上去很是透
亮，展现出极强的立体感、质感和量感，
有凹凸变化；平涂的部位看上去则很厚
重，但并不呆板。

仔细观察，画师不是完全沿着轮廓
内侧一丝不差地进行涂色的，有的颜色
边缘距内轮廓线还有一定的距离，显得
很灵动。尤其当观者站在一定的距离观
看时，线条与颜色之间，像用淡色复勾
似的，煞是提神。壁画中面部、手等“有
皮肤”的部位，复勾均采用赭石色，和晕
染的颜色相当和谐。

毗卢寺壁画最精妙处，便是每幅画
都有自己的特色，每幅画都栩栩如生、
妙“意”横生。

东壁北侧下部的《南极长生大帝》
（也就是后来民间流行的老寿星）极见
功力，我曾在现场做临摹拓稿，有机会
细细揣摩古代画师的用心和运笔，收获
颇丰。我为古人在细节上的刻画功力惊
叹不已。这幅画用“细致入微”评价，最

合适不过。人物毛发轻入轻出，有“毛根
出肉”之感，线条有粗细虚实变化，再辅
以淡墨晕染，显得更加真实自然。沥粉
的线条很挺拔，不粗不细，和那些墨线
巧妙融为一体。红袍宽袖和领口上的花
边，也十分精致，黑背景前那些花朵、小
绿叶，局部都用白色提边，能在逆光情
况下产生轮廓光的效果。

南极长生大帝身上的花纹处理得
极为用心，那些白色圆点组成的圆圈，
更有独特味道，当是先用红色把圆圈
画出来，再在上面点上白点。这样一
来，和那些白色条状的花纹相比，更加
醒目，画面便又多了一个层次。红袍衣
纹，画师在着色时没有刻意去留，仅是
罩上了一层薄薄的朱砂色，使得那些
线条并不突兀，颜色和谐，画面整体感
很强。

南极长生大帝目视前方，一手握行
炉，一手伸向红盒子取物。手持红盒的侍
者，一手托盒，一手将盒盖打开，侧身、低
目，眼睛毕恭毕敬盯着南极长生大帝取
物的手。旁边的三位侍从，形体矮小（古
代画师惯用的手法，是为反衬主要人物
形象的高大），表情庄重。宝幡杆上端向
前倾斜，飘带向后飞扬，再加上背景中卷
舒的彩云，使画面产生了很强动感。

北壁东侧的《玉皇大帝》，构图十分

别致。画中玉皇大帝的面部刻画非常细
腻，胡须、眉毛、睫毛，根根毕现，长须粗
细相间，勾勒后再做晕染。面部和手先
用淡墨勾勒，晕染后再用赭石复勾，有
一定的立体感和质感，形象生动鲜活。
头光用重墨勾勒，头光内、外的云纹处
理手法不同。外面的晕染多，色彩鲜艳
一些，立体感也强一些；里面的几乎看
不到晕染痕迹，没有刻意去表现。最后，
用白色沿着头光内轮廓复勾，使头光的

“光”感更强了。长袍仅施有淡淡的黄
色，似乎看不到晕染，衣纹的穿插结构
合理，充分体现了长袍的立体感。其身
旁倾斜的团扇和宝扇以及宝扇上的飘
带，表现了画面的动感，反衬了玉皇大
帝神态的庄严。

位于南壁西侧的壁画《炎天暑热》
简直是画“活”了。每次看到这个画面，
我似乎总能感受到壁画中的人物浑身
冒汗的感觉。去年 6 月下旬的一个周
末，我在摄影室拍摄文物，大汗淋漓时
突然想到这幅画，敲了“地球并非才变
暖，古人也曾受煎熬”两句，配上壁画照
片，发到朋友圈。很快，一位在绘画领域
造诣颇深的朋友在下边留言，“画得真
好，感觉头发都像出汗了⋯⋯尤其那个
没有束发的，真是热到‘爆’，画面感觉
太震撼了。”

◤
三 不可否认，壁画终有寿命，也许有一天会化为泥土。但是，如何保护好壁画，延长它的

寿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尽可能看到它的真容，是我们每个文物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是谁创造了这么精美生动、令人惊
叹的壁画呢？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画家，如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顾恺之、陆探微、杨子华，唐
代的阎立本、吴道子、王维、韩干、周昉，
五代的周文矩、张图，宋代的高益、高文
进、武宗元等人都曾挥毫引翰，竞技于
寺观粉壁之前。随着以写意为主的文人
画的出现，士大夫、文人画家纷纷不屑
于壁画的创作，逐渐退出了这一舞台。
到了宋代以后，寺观壁画多为民间画师
所绘，毗卢寺壁画便是由民间画师绘制
完成的。

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毗卢寺重
修碑文中明确记载铁匠、泥水匠、木匠、
画匠姓名。其中，画匠有（真定府）王淮、
张保、何安、宋太。在已有文献中基本找
不到这些画师的资料，更不知道他们师
从何人，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不过，想来，能有如此高超、娴熟的
绘画技艺，天分不可少，后天的努力肯
定也不可少，他们一定画过很多寺庙壁
画，下过很多苦功夫。或许，毗卢寺壁画
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作品吧。

近 500 年沧桑岁月，自然或人为的

损坏，使得壁画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比
如，北壁西侧那尊形态优美的摩利支天
菩萨，30 年前，它的画面完整且色彩鲜
艳，而现在，墙皮脱落、壁画褪色，人物
形象残缺不全，让人心痛。

据了解，早在 1947 年，土改工作队
就对毗卢寺壁画进行了保护，使其没有
遭到破坏。1954 年 3 月，河北省人民政
府将毗卢寺列入保护对象；1956 年，河
北省人民委员会将毗卢寺列为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1982 年，河北省人民政府
重新公布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毗卢寺
仍在其中；1996 年，毗卢寺被国务院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陪着国家文物
局科技专家组陆寿麟先生到毗卢寺参
观，他看到壁画酥碱和起甲，很着急，说
应该尽早做方案上报，尽快做壁画保
护。近年来，石家庄市毗卢寺博物院为
壁画保护做了很多努力，邀请敦煌研究
院做了毗卢寺壁画数字采集及病害的
检测和分析，制定壁画保护方案，对壁
画进行了科学保护工作。壁画数字化保
护工程是为了抢救性保护，因为壁画受
环境、气候、温度影响大，而壁画数字化

则可以原汁原味地保存壁画的原始素
材，越早数字化，资料保存就越详实。毗
卢寺博物院专门请来国内最权威的敦
煌研究院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对壁画
进行全方位、高精度的信息摄影采集，
再拼接处理成整幅的全景图像，达到1∶
1的比例精确体现壁画原貌。

文物保护不是仿古重修，而是本着
“修旧如旧”的原则，尽可能地使其恢复
原貌，绝不人为地去补充上色。毗卢寺
壁画的修复保护过程中也充分注意到
了这一点。在壁画保护期间，我曾多次
去现场观摩，看着壁画修复人员仔细认
真地去除壁画上鸟虫粪便等附着物，对
酥碱、起甲壁画进行加固，对脱落部位
进行修补。保护修复后的壁画，线条色
彩都更清晰，整座毗卢寺又重新焕发了
生机。

不可否认，壁画终有寿命，也许有
一天会化为泥土。但是，如何保护好壁
画，延长它的寿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尽可能看到它的真容，是我们每个文物
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本版图片均由石家庄市毗卢寺博
物院提供）

毗卢寺东
壁壁画（局部）

毗卢寺


